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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的超越和超越的不安 
——论芥川龙之介作品宣泄“人性自私”的原因探秘 

车洁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518055) 

摘要：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文坛的短篇小说巨匠，宣泄“人性自私”是其一系列作品的显著特征。芥川之所以在其一 

生的艺术创作中反复地把“人性自私”作为宣泄的对象，是因为其内心的不安。而这种不安，又主要来自其婚恋的 

失败，家庭教育的缺陷，社会的动荡以及自身被激活了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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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时代新思潮 

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① 
与森欧外、夏目漱石三足而立， 

被认为是“形成(日本)现代文学教养的基础”， [1] 将日本 

近代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以他名字命名的“芥川文 

学奖”是全日本唯一一个纯文学奖项，在 70 多个全国 

性的文学奖中最具权威性。 
② 
芥川一生致力于文学创 

作，追求艺术至上主义，在短短 10年的文坛生涯中， 

创作笔耕不辍，发表了 148篇短篇小说，66篇散文随 

笔，55篇小品文。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殚精竭虑、苦 

心创作出来的绚烂夺目的艺术精品， 被翻译成中、英、 

法、俄、德、意、西班牙、世界语等多种文字，在世 

界许多国家广泛流传， 因此被誉为日本文坛的“鬼才”。 

芥川作品历史纵深感强，借古讽今，总是将“人 

性”放在各种复杂的境遇中加以考察，以宣泄“人性 

自私”为显著特征， 针砭现实一针见血， 如代表作《罗 

生门》(1915)、《鼻子》(1916)、《地狱图》(1918)、《杜 

子春》(1920)、《竹林中》(1922)等。为什么芥川对“人 

性自私”这个话题反复地进行宣泄呢？笔者在总结芥 

川作品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进一步分析芥 

川作品中，宣泄“人性自私”的内驱动力和背后更深层 

次的原因，进而指出芥川作品的不足之处。 

一 

宣泄“人性自私”是芥川一系列作品的显著特征。 

在《火男面具》(1914)中，芥川运用对比的手法，以 

现实中的谦恭低调的画具店老板平吉和喝醉后戴着火 

男面具胡乱跳舞的率真的平吉作为人性两面性的隐 

喻，把平吉的和蔼可亲与纸店老板、跟人私奔的老板 

娘、平吉父亲店里的掌柜、要求跟平吉情死的妓女等 

进行对比，从多个角度勾画了人性自私的一面。小说 

在结尾处是这样写道：“然而，火男面具下面的脸，已 

经不是平吉平时的脸了。鼻梁塌了，嘴唇变了色，苍 

白的脸上淌着黏汗。乍一看，谁也认不出这就是那个 

和蔼可亲、喜欢打趣、说话娓娓动听的平吉。完全没 

有变的只是那个噘着嘴的火男面具，它被撂在船舱里 

的红毯子上，以滑稽的表情安详地仰望着平吉的 

脸。” [2](10) 

代表作《罗生门》中， 
③ 
主人公男仆并不是一开始 

就是“恶”的，他也是在被主人解雇后，走投无路。被 

灾难不断、饿殍遍地、乌鸦横飞的社会处境所迫，被 

眼前看到层楼上尸体成堆、老妪为了生存拔女尸的头 

发以做成假发卖钱这样的事实所迫， 被老妪所说的“我 

刚把头发薅掉的女人嘛，把蛇切成四寸来长， 晒干了， 

说是干鱼， 拿到带刀的警卫坊去卖” [2](17) 这样的所谓的 

行“恶”理由所迫，就这样男仆内心原有的“善”被一步 

一步地逼上梁山。在反复的矛盾冲突和“善”与“恶”的 

思想斗争中，男仆悟出了所谓的生存道理。为了活命， 

最终他决定放弃社会道德良知，弃“善”从“恶”，当起 

了强盗，凭借暴力剥下了可怜的老妪身上的和服，消 

失在黑夜中。作品以短小的篇幅，精炼的笔触，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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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副人性自私的面庞。从作品可以看出芥川的观 

点：当生存成为第一需要的时候，人性中“善”与“恶” 
的平衡将被打破，“恶”将会占据主导。 

《鼻子》则刻画了像内供这样的得道高僧也一样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受到周围利己主义者的支配、 

不断受到伤害的一幕幕悲喜剧。 
④ 
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 

一个时刻留意他人眼睛、焦虑谨慎的内供，感受到的 

是芥川对内供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这种愚蠢的人间喜剧 

的无奈。《鼻子》虽然表面上幽默诙谐，但芥川在作品 

中始终冷眼注视利己主义的人性，作品本身明显地流 

露出对人性“善”的怀疑，对“恶”的无奈和屈服。 

《开化的杀人》(1918)讲述了主人公北田义一郎 

少年时期和表妹甘露寺明子青梅竹马，长大后被十恶 

不赦的恶棍满村拆散。成为医生的北田为了保护明子 

的幸福，利用职业之便巧妙地杀死了满村，最终自己 

也自杀的爱情悲剧。芥川试图通过以“恶”制“恶”的方 

式，来表现“善”对“恶”的反抗以达到爱护“善”的目的。 

《杜子春》则描述了主人公杜子春在经历了两次 

由富有到贫穷的变化之后，对世人的薄情寡义、自私 

自利等思想感到厌恶，而热衷于得道成仙。当发现母 

亲对自己的爱才是纯粹的、温暖的爱的时候，杜子春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薄情，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 

的罪过，于是不顾铁冠子的告诫，喊出了“娘”，让自 

己找到了生活的方向。这篇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杜子 

春遭遇的世态炎凉及他无意识中的不孝，同样表达了 

芥川对待人性薄情寡义、自私自利的基本看法，似乎 

看到了芥川借杜子春之口喊出了对人性“恶”的反思和 

觉醒。

《竹林中》芥川却进一步把“人性自私”刻画到了 

极致。一个武士被杀的事实，强盗、妻子真砂、武士 

死后的灵魂，三个当事人，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各圆其说，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求取此舍彼、信口 

雌黄。在作品中，芥川表达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靠得 

住的观点， 表现了芥川对现实人生绝望和颓废的心情。 

如果说《罗生门》对“人性自私”的表现还是在半 

推半就、“恶”的产生还是被一步一步地逼上梁山，小 

说的结尾“仆役的下落，无人知晓”这样的表述， [2](19) 

似乎还表现了芥川对人性自私的最终结果还存有不确 

定性；那么《鼻子》中围观者的自私冷漠就表现为“幸 

灾乐祸”般的嘲笑，这种“恶”是与生俱来的，表现了芥 

川对人性的怀疑；再到《开化的杀人》则以“善”和“恶” 
的直接对抗，表现“善”“ 恶”玉石俱焚的结局；《竹林 

中》就更加赤裸裸地表达了世人根本靠不住的观点， 

表现了芥川对人性的极度绝望；最后《地狱图》中的 

主人公良秀，在自己女儿的生命面前，已经全然对人 

性麻木了，为了追求所谓艺术上的成就而献出了自己 

女儿的生命。 

二 

笔者认为，芥川内心的不安是其反复在作品中进 

行“人性自私”宣泄的内驱动力。鲁迅对芥川的作品曾 

作这样深刻的评价， “芥川所用的主题多是希望之后的 

不安或者不安时的心情。” [3] 最典型的就是芥川奠基性 

的代表作《罗生门》，这篇作品确定了其后一系列作品 

的基本方向，那就是不安以及意欲挣脱这种不安的种 

种挣扎。不安与意欲摆脱不安的挣扎不仅仅是《罗生 

门》的主题，更是芥川文学作品的主题。《罗生门》是 

被不安笼罩着的一个阴森恐怖的世界，整篇小说弥漫 

着不安与恐怖。小说从不安开始，故事情节和人性剖 

析在不安与挣扎中推进，并以不安和苦难终结。这种 

不安是生存与死亡的不安，更是道德与本能的不安。 

《鼻子》和《罗生门》的框架相似，不安开始，挣脱 

结束，表现形式上是用诙谐调侃的笔调勾画了沉重的 

故事。如果说《罗生门》中的不安，是由于物质匮乏 

引起的躯体上的不安，那么《鼻子》则讲述了由于自 

尊受到伤害而引起的精神上的不安。这两篇作品在调 

子上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芥川心灵深 

处隐藏着的是什么。如果说《罗生门》表现的是平民 

的不安的话，《鼻子》则表现了尊贵者(高僧)的不安。 

同样，在《地狱图》中，则表现了艺术至上主义者为 

追求艺术上的成就的不安，最后为此付出了生命才得 

以解脱。在《开化的杀人》《杜子春》 《竹林中》等作 

品中，芥川则试图以北田义一郎医生“没有任何恶意 

地去杀人”的方式， [2](280) 不断让不同的主人公寻找不 

同的摆脱不安的种种办法，以释放其自己内心的不安 

情绪。

芥川本人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安呢？笔者认为，至 

少有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恋爱的失败是直接诱因。《罗生门》这篇小 

说写于芥川第一次恋爱失败之后不久。当时他 23岁， 

爱上了和他养父母家有交情的吉田家的女儿弥生，但 

他的求婚遭到了养父母的强烈反对。恋爱的挫折让他 

感到人性的自私。在芥川眼中，人世间是一个充满丑 

恶的世界，世人的自私、冷漠、丑陋令他在生存和死 

亡、道德与本能之间忍受不安和挣扎的焦虑之苦。正 

如在他的自传性遗作《傻子的一生》四次反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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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句“她的面容沐浴在月光下”， 
⑤ 
恋人的阴暗、冷漠、 

自私给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婚恋失败后内心不安的 

阴影困绕芥川龙之介的一生。 

第二，从精神分析学的层面看，这种不安正是被 

激活了的潜在的集体无意识。 
⑥ 
《罗生门》中所描写的 

死人和乌鸦的阴暗世界就是一个不安的典型。运用集 

体无意识理论对《罗生门》进行分析，可以深层次地 

探究出芥川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的原始意义， 

那就是芥川的不幸童年，给他留下了永远难以消除的 

阴影。 [4](85) 芥川出生后不久，就由于迷信的旧习俗被 

当作弃儿舍掉，过继到舅舅家做养子，从小就没有尝 

到亲生父母给予的爱的滋味。而对芥川来说，更大的 

精神压力是在他出生后几个月， 母亲就患上了精神病。 

成人以后，芥川时刻担心自己是否会变成母亲那样， 

这种不安的情绪深深地压抑着他的身心。因此，从精 

神分析学层面看，正是这种压抑激活了芥川内心潜在 

的集体无意识，令他时时刻刻处在这种压抑的不安之 

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芥川对同一个主题进行反复宣 

泄的原因。 

第三，社会的动荡不安是其根本原因。意识是对 

客观世界的反应。研究芥川文学，不能忽视作家所生 

活的那个时代。日本文学评论家中村光夫曾经有过简 

明的概括，“大正时期最大的事件，从世界史的角度观 

察，无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继而以俄国革命为 

开端的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整个领域的变动”。 [5] “变 

动”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这种“变动”，是大正时期 

日本社会深刻转型的集中体现。日本明治维新后，经 

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国力显著增强。 国内资源紧缺， 

军国主义分子穷兵黩武，接连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 

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历时四年之久(1914−1917)，日本 

国民生活不堪重负。大正八年(公元 1919年)日本发生 

了遍及全国的抢米风潮。这些剧烈变动与人民生活不 

安的事实，不仅是《火男面具》、《罗生门》、《鼻子》、 

《偷盗》、《地狱图》这些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更是 

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剧烈变动的现实深深地 

浸透到作者的创作心理，并成为作者创作的根本推动 

力。 

第四，芥川不安的本质原因，是他作为资产阶级 

作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忧伤和对新时代缺乏拥抱的 

热情，对无产阶级革命与生俱来的恐惧。面对“不安” 
的个人经历和动荡的社会现实，不同教育背景和阶级 

属性的作家会产生不同的创作动机和创作作品。芥川 

的养父母家，世世代代都有人在将军府任文职，是个 

书香门第。明治维新后，养父芥川道章在东京府做土 

木科长。养父母对诗书琴画无所不通，家庭里有着浓 

厚的文化艺术氛围。芥川在家庭和社会环境影响下， 

自幼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上中学后广泛涉猎欧 

美文学，喜欢易卜生、波特莱尔、斯特林堡等人的作 

品，深受世界文学的影响。1913年进入东京大学英文 

系学习，开始发表作品，备受夏目漱石的赞赏，也深 

受夏目漱石、森欧外、武者小路实笃的影响和启发， 

并与菊池宽、久米正雄等人创立了新思潮派，成为这 

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不管是白桦派还是新思潮派 

的作家，其阶级属性还是资产阶级作家的本质。虽然 

芥川也创作了《水虎》(1927)这样的寓言讽刺小说， 

尖锐地刻画出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现实，猛烈地抨 

击统治当局的残酷罪行，但作者本人却化身为书中诗 

人托库的形象，是一位艺术至上主义者，在艺术和社 

会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敢站出来与资本主义社会 

决裂，大胆地加入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行列，而是痛苦 

地把自己与腐朽的社会捆在一起，错误地认为自己不 

能超越时代，也不能超越自己的阶级属性，于是选择 

了自杀的道路。 

三 

综上所述，婚恋的失败、家庭的教育、社会的动 

荡以及自身被激活了的集体无意识，是芥川无法摆脱 

种种“不安”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用阿德勒的个体心 

理学理论进行更深入地分析，可以发现，芥川的种种 

不安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一直被缠绕着的无法 

解脱的自卑感。芥川需要或者说不得不，借助作品来 

宣泄种种他已经意识到或者还没有意识到的思想和情 

感，因为在这种反复的“人性自私”的宣泄中，他能够 

发泄和超越自己的不安，进而以此补偿他所无法控制 

和挣脱的强烈的自卑感。 

阿德勒认为，人类行为的动力源于人的社会价值 

观和人的社会性行为， “自卑感及其补偿”、 “追求优越” 
等是人类行为的动力特征。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带有不 

同程度的自卑感，它支配着人们的心理活动，并不断 

地驱使人们去克服它。人们只有在向上斗争的过程中 

达到一种满意阶段时，才会有轻松感、价值感和幸福 

感。这种自卑感和克服自卑感向优越感的努力是人们 

正常的、内在的心理过程，是人的行为的动力因素。 

正是因为有了自卑感，人也就有意和无意地有了补偿 

的需要。人在不断地补偿而又不断地发现新的自卑中 

又不断地向新的优越努力，如此持续不断，这便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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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个人在生活中必然会遇到职 

业选择、参与社会活动和爱情婚姻这束缚人类的三条 

系带。个体能否正确完满地解决这些问题，反映了他 

的社会兴趣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也表现了他对生 

活意义是否有最深切的感受。缺乏社会兴趣的人会产 

生两种错误的生活风格。一种是优越情结，即完全追 

求个人优越而不顾及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种是自 

卑情结，一个人由于过分自卑而感到灰心丧气，甚至 

陷入神经症之中。产生错误的生活风格的原因是由童 

年期的三种状态引起的，即器官缺陷、溺爱或娇纵、 

受忽视或遗弃。 

芥川龙之介出生后不久即被遗弃，过继给他人抚 

养，在童年没有得到真正的父爱和母爱。在小说《父》 
(1916)中，芥川甚至流露出了对能势父亲那么关心爱 

护能势的羡慕，对父亲得不到能势的理解爱戴，甚至 

还被当众戏弄嘲讽的不耻。小说中，“我(叙述者)不由 

得低下了头，因为我没有勇气去看当时能势脸上作何 

表情”。 [2](33−34) 然而在芥川心中，父亲的形象是光辉和 

崇高的，“不知什么时候透出了微弱的阳光，窄窄的一 

条光带从高高的天窗朦朦胧胧地照射进来。能势的父 

亲正好处在光带之中。” [2](34) 在小说结尾，芥川还进 

一步通过叙述者“我”责问能势， “你素日孝敬父 

母……”。 [2](34) 可见芥川对父母之爱的尊敬和渴盼。成 

人后芥川总是担心自己像母亲那样患上精神病，这使 

他本已因童年阶段缺乏父母之爱的自卑感更加地强 

烈，他变得特别的敏感和脆弱，甚至神经衰弱。在遭 

受了婚恋的打击后，他个体上的自卑发展成为对人性 

和社会的灰心丧气。为了补偿这种强烈的自卑感，芥 

川不得不在写作的努力中寻求自我的超越。这样，他 

的精神得到了放松，价值得到了实现，安全感、幸福 

感得到了补偿和满足。 

但芥川在创作中所获得的补偿和满足并不是一劳 

永逸的。他在一次次的克服不安和自卑中获得超越， 

也在不断地超越中产生新的不安和自卑，就这样，芥 

川不断地向着艺术的人生迈进，实现了他艺术人生的 

价值。我们不妨试着比较《戏作三昧》(1917)和地狱 

图(1918)这两部作品。解读这两部作品，可以透视出 

芥川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对于探索其复杂而又矛盾的 

内心世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贯穿这两部作品的 

主要矛盾是艺术与人生。在《戏作三昧》中，芥川在 

人生与艺术这二者之间，没有选择为了人生而艺术， 

也没有选择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选择了为了艺术而 

人生。芥川在小说结尾处感叹道：“看哪，‘人生’涤荡 

了它的全部残渣，宛如一块崭新的矿石，不是璀璨地 

闪烁在作者眼前吗？” [2](98) 从追求艺术、 为艺术而人生 

的角度来看，《地狱图》比 《戏作三昧》 更加进了一步， 

表现出芥川为艺术而付出生命的境界。这种境界，在 

常人看来有些疯狂，然而芥川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精神 

上的安宁和超越自卑的满足，因为这是作为作家的他 

来获取补偿的最佳手段。 

遗憾的是，芥川虽对人性的自私、社会的丑陋进 

行了深刻的揭露，然而，由于他缺乏社会兴趣的错误 

的生活风格，投射到作品中，表现了太多的对人性发 

展缺乏信心、对社会发展缺乏信心、对未来是明是暗 

缺乏信心。这没有能够给予读者正确的或者是积极的 

指引，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作品过于消极、忧伤和 

沉重，不能使读者在阅读作品中受到教育和引导，欠 

缺了文学作品应该承载的一些社会责任。 

更重要的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所处时代的 

局限性，芥川虽然看到了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 

起云涌的事实，但他没有拥抱新时代的热情，害怕他 

们这些资产阶级作家也会被革命者以危险思想家的名 

义处以极刑。因此，他的思想处于一种走投无路、极 

度忧伤、极度悲观，看不到希望和光明前景的状态之 

中。他始终不能客观、辩证地看待自己的社会处境， 

也不能积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内心始终不能挣脱的 

不安和强烈的自卑感，使他渐渐地对社会失去兴趣。 

在《某傻子的一生》的第四十二篇《众神的笑声》中， 

芥川这样写道：“在春光明媚的松林中，三十五岁的他 

边踱步边回忆着自己两三年前写过的话:我最同情的 

是神不能自杀。” [2](293) 日本文学评论家唐木顺三说， 
“芥川是时代的牺牲者， 他一身背负着世纪末的渊博学 

问，不堪忍受旧道德的重荷，在新时代的黎明中倒下 

了。” 

注释： 

① 新思潮派是从日本大正中期到昭和初年，继白桦派之后兴起 

的一个文学流派，又称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通常指第三、 

四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其代表作家有芥川龙之 

介，菊池宽，久米正熊和山本有三等人。新思潮派的作家们 

尽管没有什么鲜明的文学主张，但在创作上却显示出共同的 

倾向：既反对自然主义纯客观的描写方法，又怀疑白桦派文 

学的理想主义。他们认为文学作品可以虚构，强调题材的多 

样性，并且十分讲究写作技巧，注重艺术形式的完美。然而， 

这派作家的创作又不同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所提倡的新 

浪漫派、唯美派或颓废派文学。他们认真地审视人生,把握现 

实，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赋予自己笔下的一切以新的意义， 

理智地加以诠释，所以他们有时也被称为新理智派。在技巧 

上，他们一般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是更着重于 

人物心理的刻画。 

② 芥川文学奖又号称日本文学之龙门，它以鼓励新人作家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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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新进作家或无名作家如获此奖，就等于奠定了自己在文 

坛的地位。日本现代著名作家石川达三、井上靖、松本清张、 

远藤周作、石原慎太郎、北杜夫等，都是获芥川文学奖后大 

出风头、风靡日本文坛的。 

③ 《罗生门》的故事大意是：某一天傍晚，一个被解雇的男仆 

生活无着，栖身无处，走投无路，在荒废的罗生门下躲雨。 

当时京都正是天灾不断，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就连罗生门 

的城楼上都堆满了尸体。男仆上到城楼，看到一个老妪正在 

拔女尸的头发，想用来做假发去卖。听了老妪的解释，仆人 

为了活下去，剥下老妪的衣服，在黑夜之中扬长而去。 

④ 《鼻子》讲的是：池尾的禅智内供和尚长了个五六寸长的大 

鼻子，从嘴巴上方一直拖到下颚，酷似一个细长的香肠从脸 

庞的正中间耷拉下来。生活极不方便，连吃饭都需要别人帮 

忙。最让他苦恼的是，别人经常嘲笑他的长鼻子，严重伤害 

了他的自尊心。鼻子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最怕人提起。他 

煞费苦心，用尽各种办法总无法使自己的鼻子小一些。一次， 

他用了弟子找来的偏方，用开水烫，还用脚踏，终于使鼻子 

变成了鹰钩般大小。本以为自此再不被别人嘲笑，但意外的 

是，反而有更多的人盯着他的鼻子看，笑的更加露骨。内供 

心里很不痛快，非常后悔。忽然某天，当他的鼻子意外地恢 

复原状，他却觉得轻松无比，又重新有了清爽的心情，想着 

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笑话我了。 

⑤ 见《某傻子的一生》第十八篇月、第二十三篇她、第二十七 

篇斯巴达式训练及第三十篇雨。 

⑥ 集体无意识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荣格 
(1875~1961)提出的。它指的是由遗传所保留下来的普遍性的 

精神机能，即是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的心 

理经验的长期积累，是人生来就有的。荣格认为，不安、死 

亡、受难、魔鬼等都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生活中有多少种 

典型环境，就有多少种典型的集体无意识。 

参考文献： 

[1]  (日)大冈升平.《芥川龙之介》的解说[A].  日本文学(29)[M]. 

东京: 中央公论社, 1964. 

[2]  文洁若译. 芥川龙之介小说集[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3]  鲁迅.《鲁迅全集》 第 10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4]  刘吟舟. 文本与人和人的世界——原型分析视野中的《罗生 

门》[J]. 外语学刊. 2006(5): 85. 

[5]  中村光夫. 日本近代小说[Z]. 东京: 岩波书店, 1987. 

An Analysis of Ryunosuke Akutaga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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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yunosuke Akutagawa, regarded a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literary scene in Japan, has produced many stories 
and novels that address human nature selfishness.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in depth his driving force for  such literary 
composition,  including  the  uneasiness  in  his mind,  failure  of  his  marriage,  lack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upheaval,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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